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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诃夫的《海鸥》中，特里果林是一名

不折不扣的“外来者”。《海鸥》的背景是索

林的庄园。剧中有许多乡村留守者，包括退休

的索林、青年特里波列夫、少女妮娜、少女玛

莎等。阿尔卡基娜虽在外工作，但年年夏天都

会返乡，早已成为庄园的一份子，可看成“候

鸟式”的留守者。只有特里果林是一名异乡

人，他是著名作家，散发着神秘气息，他的

初次到来引发乡村留守者的关注：索林对他好

奇，妮娜对他憧憬，特里波列夫则竭力排斥

他。对这些留守者而言，特里果林是来自异域

的“外来者”。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常将《海鸥》中的特

里果林与阿尔卡基娜相提并论，认为特里果林

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庸俗艺术家。笔者认为，这

是对特里果林这一人物设计的误解。特里果林

作为“外来者”在《海鸥》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拟对此展开深入的分析，以此加深对特里

果林及《海鸥》的认知和理解。

论“外来者”特里果林在《海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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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和深层）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他本人也是一种 “海鸥”形象的隐喻，他从城市来

到乡村，在此追寻自己失落的“青春梦”，由此拓展和深化了剧作主题。其次，特里果林的“外

来”作为戏剧情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特里波列夫和妮娜的命运。

最后，特里果林的存在丰富了《海鸥》的戏剧冲突，特里波列夫与母亲的冲突即由他而引发，

特里果林与阿尔卡基娜之间的冲突则直观外化了“外来”动机背后的矛盾。本文旨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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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主题思想

谭霈生在《戏剧本体论》中说：“在戏剧

中，行动总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选择，而一个

个行动的总和，也就构成了命运的曲线”［1］；

行动的动机展现性格：“如果说，在戏剧作品

中，人格只能通过主体的行动呈现出来，那么真

正体现人格的则是行动的动机。”［2］

动机同样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动机不仅

包括自觉意志，即主体理性可察的意识，动机也

包括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等多种心理因素。

“行动的动机乃是人的内在生命运动在情境中的

凝聚，而人的内在生命运动，乃是从潜意识到意

识、从本能冲动到自觉意志的生动的、完整的运

动过程”［3］。所以从动机入手分析特里果林这

一人物及其意义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海鸥》中的乡村拥有一片湖水，那是一

片富有灵性的湖水。湖水见证了特里波列夫的

“新形式”戏剧，这出戏充满自我意识，特里

波列夫的幻想洋溢着孤独感、彷徨感；湖水见

证了妮娜为演戏不惜离家出走的叛逆行为；湖

水见证了玛莎热烈而无望的单恋……“湖水”

与“青春”紧密地联系着。迷人却又不可理喻

的湖水象征着热烈的青春，爱、美、艺术与囚

禁、失败、背叛等在此并存。正如阿尔卡基娜

的描述，“笑声”与“枪声”在此一同鸣响。

特里果林来到索林的庄园，除了陪伴阿尔卡基

娜以外，还有一重动机是安顿他早已疲惫不堪

的身心，渴望在田园一般纯洁的乡村，在美丽

的湖水边，追寻他失落的“青春梦”。

从第二幕特里果林对妮娜的倾诉中我们得

知，特里果林的青年时代一片苍白，无可留恋，

无可追忆。当他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那里尽是

些乏味、痛苦、单调的记忆。青年时代的他，非

常敏感、自卑，写作生涯刚刚起步，困难重重。

他尚未得到世俗认可，他害怕读者，读者的任何

一句评论都使他惶惑不安。他不敢肯定自己的作

品是好是坏，不知道它们有没有价值。他需要外

界对他的作品作出评价，甚至对他个人价值作出

判断。特里果林从青年时代开始，他的心灵就始

终被世俗世界钳制着，他一刻都没有为自己而

活。他的青春都花在索求外界对他的作品乃至对

他个人生命价值的肯定：

“从前，即使是我最好的岁月，我的青春岁

月，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我，也是真正痛苦已极

的日子啊。作为一个渺小的作家，特别是在背

时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笨拙的、愚蠢的、肤浅

的；他的神经是紧张的、痛苦的；他没有法子不

在文学艺术界的圈子外边徘徊，没有人承认，没

有人注意，他真怕见到人。他像一个输得精光的

赌客……这有多么可怕呀！我所经受过来的是多

大的一种痛苦啊！”［4］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我得在一个个

编辑部的门外去彷徨等待，我得为我的生活去四

下里奔波……”［5］

［1］谭霈生：《戏剧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01页。

［2］谭霈生：《戏剧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20页。

［3］谭霈生：《戏剧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14页。

［4］［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41-142页。

［5］［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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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得到了世俗认可。按理来说，当他

回头再看青年时代的自己，应该既心酸又欣慰，

应该感到那些付出都是值得的，毕竟他终于“出

人头地”了。然而，问题就在于，他不能像阿尔

卡基娜那样发自内心地认可世俗成就。他直言：

“什么成功啊？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我不

爱这个作为作家的我。最坏的是，我生活在一种

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我时常不懂自己所写的是什

么……”［1］如果真的如此，现在的他就不会痛

苦，不会为他失落的青春耿耿于怀。成名的特里

果林洞察了世俗成就的虚伪，发现了赞美的虚

假：读者赞美他的作品，并不代表读者对他本

人的认可、期待，相反，还是对他生命深深的漠

视。因此，他意识到，他牺牲了一辈子只有一次

的青春，那“生命最美的花朵”，仅仅是为了得

到这样虚假的世俗成就，这是多么不值得！他感

到，他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这是特里果林最大

的痛苦。

那么，在特里果林看来，世俗成就的虚假究

竟在于何处呢？在于，读者们没有看到特里果林

真正的生命欲望——特里果林想要成为伟大的严

肃作家的理想，以及只有伟大的严肃作家才能享

受到的永恒美名。在特里果林内心深处，他将自

己与托尔斯泰、左拉等一众伟大作家相比较，内

心深处的声音要求他向真正的作家看齐：“我还

是一个公民，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我觉

得，作为一个作家，我就有责任谈谈我的人民，

谈谈他们的痛苦，谈谈他们的将来，谈谈科学，

谈谈人权和其他等等问题……”［1］这个声音代

表纯粹的理想主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它是特

里果林理想中的自己。他感到，作家真正的使命

是谈种种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严肃问题。真正

的写作，应该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投入写作中，

“我手写我心”。此外，特里果林还向往永恒，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流传下去！浸润着他个人

生命体验的作品能够流传，一定程度上，等于他

特里果林也得到了永生。如果读者真的发自内心

地尊重、认可特里果林，就应该察觉到这才是特

里果林的真正渴望，并且应当给予积极的支持。

可是，读者们怎么看待、评价特里果林呢？

在他们眼里，特里果林仅仅做一个流行小说家就

够了，他的作品只要他们喜欢，只要具有娱乐

性，那就够了。至于特里果林是否想成为严肃作

家，这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不仅没有对特

里果林作出任何鼓励，没有鼓励他向着心中的理

想腾飞，反而给他“泼冷水”，把打压、嘲笑、

否定精心包装成恭维、美言，其实质是尝试对特

里果林进行精神控制，引诱、强迫他违背自我要

求，迎合世俗要求去写作。这深深伤害了特里

果林：

“可是读者呢，他们就发表意见了：‘写得

多好呀，写得多有才气呀！……写得真好，但

是，离托尔斯泰还远得很呢！’——或者还要

说：‘这是一个好作品，但是屠格涅夫的《父与

子》，比这还要好得多好得多。’而今后呢，一

直到给我立墓碑的时候为止，我的作品恐怕永远

是写得好，写得有力气，有才气，写得好，不会

再多一句了。等到我死后，我的朋友们，经过我

墓前，将会说：‘这里长眠的是特里果林。他生

前是一个好作家，但是比不上屠格涅夫！’”［2］

［1］［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42-143页。

［2］［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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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果林的矛盾是：他一方面自觉地发现，

世俗成就是虚伪的，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迎合大

众，这是完全不值得的。另一方面，世俗认可已

经成了无形的精神镣铐，他无法摆脱、放弃世俗

认可。因此，现在的他还在持续性地写大家爱看

的风景题材的作品，他还在疯狂地工作，压榨自

己的生命一刻不停地写、写、写，仿佛机器一

般。这令他非常痛苦，他知道，他不仅在过去浪

费了青春，即便在当下，他还在继续浪费有限的

生命。他有心改变这一切，他热切地盼望自己的

生命得到解脱、释放，可是他找不到途径，他挣

不开压迫生命的镣铐，他对此已经“习惯”了。

特里果林是典型的“契诃夫式人物”：有反抗、

改变庸常生活的意愿，但缺乏行动力。

因此，从繁华大都市，世俗世界的中心，来

到冷清、偏僻的乡村，对特里果林而言，这一

“外来”也等同于一场“出逃”，他希望疲惫的

心灵能得到暂时的休憩。在乡村逗留的短短几天

内，他目睹了包括特里波列夫、妮娜、玛莎在内

的青年们一桩桩饱含激情的“壮举”，青春的气

息深深感染了他。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像这群青年

一样，热烈地、痛快地为他自己活一次！第二幕

末，他刚刚向妮娜倾诉了自己的精神苦闷，表达

了他的“青春梦”。这时听见阿尔卡基娜的叫

唤。他悲哀地想，又要回到世俗世界的中心，生

命又要遭受奴役了吗？刚刚在这里感受到青春之

美，顷刻间，青春又要离他远去了！他对乡村，

对湖水的留恋在此达到极点，他用目光深深地注

视着这里的风景，希望把这一切镌刻在记忆里。

这时，妮娜脚边死去的海鸥映入眼帘。特里果林

从它身上看到了自己被枪杀的命运，他那被白白

牺牲的青春年华。这只死海鸥简直是他的生命写

照。他将“海鸥”作为素材进行记录，它不是冰

冷的写作技巧，而是熔铸了特里果林生命体验的

艺术象征。它象征着特里果林对他生命的深沉哀

悼，象征着破碎的“青春梦”。虽然他声称是将

妮娜比作“海鸥”，但“海鸥”首先是特里果林

秘密的自比，是一种隐喻。

学界很少将特里果林称作“海鸥”，笔者意

在指出：特里果林和特里波列夫、妮娜一样，也

是一只被枪杀的海鸥，由此拓展、深化了《海

鸥》的主题思想。特里果林本来快乐、自由地生

活，一心一意地希望自己能成为伟大的严肃作

家，既能为全人类作出贡献，也能享有个人的身

后名。然而，读者们偶然间走来，对他的小说作

出无意的评价，这些评价看似是夸赞，实则是冷

漠的打压，控制、奴役了特里果林。那个渴望成

为伟大作家的特里果林，就这样被他们打死了。

二、推进戏剧情境

罗伯特·布鲁斯坦在《反叛的戏剧：从易卜

生到热内》一书中指出，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乍一

看彼此缺乏关联，然而人物之间仍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一隐秘幽微的关联体现了戏剧基本功

能：“近来的批评强调契诃夫的作品有一条富有

活力的脊梁，其架构之精微使它难以被察觉。因

此，虽然人物仿佛活在各自虚无的套子里，但他

们都是动机和影响相互关联的锁闭结构中的有机

部分。所以，即便对话好像东扯西拉地讲着冷掉

的茶壶、莫斯科的情况和地表的温度，它却以有

限的手段发挥了无限的戏剧基本功能：表现人

物、推进动作、揭示主题、引起观众与角色的共

鸣、将注意力从生活平静的表面下喷涌的情节事

件上分散出去。”［1］

［1］［美］罗伯特·布鲁斯坦：《反叛的戏剧：从易

卜生到热内》，夏纪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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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鸥》中，特里果林的“外来”是戏剧

情境的关键组成部分。大幕拉开时，特里果林的

“外来”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对剧中人的人际关系

产生了影响，并促使他们采取特定动作。从第一

幕到第三幕，特里果林逗留乡村期间，他的“外

来”事实深刻影响剧中人，推进戏剧情境的发展。

（一）对特里波列夫人际关系的影响

《海鸥》开头，特里波列夫和阿尔卡基娜之

间已经处于“冷战”状态，母子“冷战”直接来

源于特里果林的“外来”。由于今年夏天特里果

林的“外来”，特里波列夫察觉到，母亲归来的

动机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她不是来看望儿子，

而是来炫耀她自己的男朋友。特里波列夫感到，

他与母亲的关系出现危机。加之母亲一再高调夸

耀她对特里果林的占有，这更是深深刺激了特

里波列夫。于是，特里波列夫这只海鸥开始腾

飞——他编排“新形式”戏剧，一个“新”字，

意在反讽母亲和特里果林这样已经成名的艺术家

从事的是“旧艺术”，以此挑衅母亲。这出戏上

演的目的是向母亲的偏心作出抗议，向母亲索取

关注，要求关爱。笔者认为，这才是特里波列夫

编排戏剧的根本目的。《海鸥》中的“新形式”

戏剧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朝现存世界秩序发

起挑战”，而是呈现为“冷战”的母子关系的外

化表现。一个证明就是，在演出过程中，特里波

列夫最在意的始终是母亲的反应，而非台上的表

演。阿尔卡基娜早就察觉到儿子这出“新形式”

戏剧是在对她进行挑衅，因此她故意佯作调笑，

不断插嘴，通过有意漠视的手段，对儿子进行反

击。特里波列夫最想要得到的是母亲的认可，母

亲的情感慰藉；她深知这一点，故意对他加以冷

落。这极大挫伤了特里波列夫，以至于特里波列

夫主动投降。他的首次抗议以惨败收场。我们也

从中可见，阿尔卡基娜是一位敏感，且自尊心极

强的女性。

由于特里果林的在场，特里波列夫情不自禁

将自己与特里果林进行比较，这使特里波列夫

深刻注意到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是生活的失

败者。

首先是情感的丧失。妮娜移情于特里果林，

母亲偏爱特里果林，特里波列夫仿佛被打入情感

的“冰窟”。其次是艺术才能匮乏。特里果林

是著名的小说家，他的才华令妮娜和母亲倾倒。

而他特里波列夫的“新形式”戏剧遭到恋人的批

评，母亲的无情嘲笑。面对特里果林，特里波列

夫相形见绌。终于，特里波列夫痛苦地发现，他

是个没有任何生命价值的人。

这样看来，特里波列夫本该将特里果林视为

敌人，并与之积极对抗。然而，契诃夫并没有将

二人设计成尖锐、单一的矛盾关系，也没有在二

人之间设计冲突场面。在第三幕中，我们得知，

特里波列夫闹着要和特里果林决斗，讽刺特里果

林胆小怯懦，可是，当特里波列夫看见特里果

林走来，特里波列夫同样退缩、躲避：“他来

啦……我得躲开。”［1］这是因为，特里波列夫

从心底怀疑自己的生命价值，不相信他能够与特

里果林这位生活的成功者相对抗。特里波列夫有

反抗特里果林、改变现实生活的意愿，却缺乏行

动的勇气和意志，阻挠他退缩不前的，不是外来

的力量，而是他自己。特里果林的“外来”，由

此激发出特里波列夫的内心矛盾。

特里波列夫的内心矛盾使得他和阿尔卡基娜

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一方面，特里波列夫深感“一切尽失”，他

［1］［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

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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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母爱视为最后的精神支柱，‍愈加依赖、讨好母

亲。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爱情会因为

一方的变心而破裂，但是亲情的纽带更为牢固，

因为它是以不可撼动的血缘为中心。即便阿尔卡

基娜很爱男友特里果林，她也不可能因此抛弃儿

子特里波列夫。其次，随着特里果林和妮娜的关

系越来越亲密，这意味着阿尔卡基娜逐渐被特里

果林冷落。特里波列夫感到，此刻母亲的处境跟

他很相像，两人都在经历“失恋”。他之所以对

母亲如此依恋，不能不说怀有一种同病相怜的

情绪。

另一方面，特里波列夫毕竟清醒地察觉到母

亲对特里果林的偏爱，以及对儿子的漠视。这令

他伤心、恼怒、嫉妒。他希望母亲离开特里果

林，回到儿子身边，但均没有得到阿尔卡基娜的

积极回应。

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特里果林的“离开”。

这标志着他已经失去了积极行动力。在他看

来，特里果林的“外来”对他的生活造成了致

命的破坏，只要特里果林一天不走，他对此就

无法补救。他只能被动地等待特里果林的“离

开”。尽管特里果林从未自视为生活的成功

者，然而，特里波列夫始终把特里果林视作与

他母亲一样的世俗成功者，这当然是对特里果

林深刻的误解。尽管特里果林从未有意伤害特

里波列夫，但必须承认，正是特里果林的“外

来”这一情境，激发出特里波列夫的内心矛

盾，特里波列夫将自己视为生活的失败者。母

子关系出现裂缝，妮娜的变心，使他被打入情

感的“冰窟”。特里波列夫自杀的悲剧性命运

是日常生活里一系列事件合力导致的结果，如

母亲一再的漠视、打压，再如第四幕中，妮娜

归来，告诉特里波列夫她依然爱特里果林……

可以说，特里果林的“外来”直接或间接促成

了特里波列夫的悲剧性命运。特里波列夫最后

的自杀源于深重失败感——严重匮乏的自我价

值认同感。这印证了特里果林的“海鸥”素

材：特里果林偶然间来到这片乡村，没有什么

事情可做，却在不经意间杀死了特里波列夫这

只海鸥。

（二）对妮娜人际关系的影响

特里果林这位世俗成功小说家的“外来”，

激起了这位乡村留守少女的生命欲望。她将在特里

果林面前演戏。她要在一个世俗成功的艺术家面

前，在一位富有魅力的男性面前，作为一个未受

社会认可的年轻演员，展示她的生命。演戏前，

她对于特里果林的到来感到紧张、期待：“倒不

是因为你母亲，我不怕她，可是特里果林在这

儿……我在他面前演戏觉得又害怕又难为情……

这么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年纪轻吗？”［1］

特里果林借妮娜之名，将妮娜比作死去的

海鸥，实际上潜藏着特里果林对自己生命的哀

悼，“海鸥”熔铸着特里果林的生命体验。这

样的生命体验如此珍贵，如此私密，因此面对

妮娜的询问，他不愿将它分享给妮娜，而是

“把他的笔记本藏起来”，以轻描淡写的语气

谎称，这是以妮娜为灵感产生的一个念头。然

而，特里果林这一举动促成了妮娜自我意识的

觉醒。妮娜发现，她的生命原来可以拥有超凡

脱俗的艺术价值：“（走近脚光，沉思了一阵）

我像在做梦啊！”［2］

［1］［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

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14页。

［2］［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

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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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娜的生活原本是很不幸的。她本出生在一

个富裕的家庭，可是母亲早逝，父亲侵占了所有

的遗产，一分钱都没有给她留下。不久，父亲再

婚。父亲和后母对她管控非常严格，不准她随便

出门，更不允许她去演戏。当特里果林将她比作

一只被射杀的海鸥，妮娜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忽然发现她的苦难都有了悲剧美学的意味。在此

基础上，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她经历了一次生命

的洗礼，她开始如一只海鸥般跃跃欲试，酝酿着

一场自由的腾飞。

她下定决心要去城市追寻演员梦想。妮娜从

未离开过乡村，特里果林不可能不知道这对妮娜

而言是多么危险。他本有机会劝阻她的这一决

定，但他选择默许。这既不是因为他爱妮娜，也

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妮娜有表演天赋，而是因为

他将妮娜视为他自己“青春梦”的化身，将她

视为他心中的“海鸥”，一只饱含激情的“海

鸥”。他之所以会将妮娜如此理想化，皆源于妮

娜赠予他的那块纪念章。

离别前夕，妮娜赠送他一块纪念章。她引用

特里果林小说中的对白，向特里果林表白。她的

表白非常热烈，富有激情，颇有“飞蛾扑火”式

自我牺牲的精神：“一百二十一面……第十一和

第十二行……这儿啦……（读）‘一旦你需要我

的生命的话，来……就拿去吧’”［1］。特里果

林从这声音中嗅到了一种悲剧美学。这样忘我的

精神，这样不惜赌上自己的生命，竭力尝试圆满

生命欲望的精神，不正是“青春”的底色吗？特

里果林的心灵被攥夺了。特里果林如一只海鸥一

般，奋力向着妮娜的召唤飞去！那召唤声里，藏

着特里果林的“青春梦”，藏着特里果林的生命

欲望：“（梦想着）这么纯洁的一个灵魂的召

唤，我怎么感到里边有一种悲哀的声音啊？我的

心为什么沉重得这样痛苦呀？……一旦你需要我

的生命的话，来，就拿去吧。”［1］

特里果林通过与她结合，试图圆满自己失

落的“青春梦”。然而，这一结合的基础不是

彼此的爱情，特里果林将妮娜过度理想化，把

她当作他心中的海鸥，将妮娜视为他的“青春

梦”。他从未正视妮娜本人。因此，二人结合

的基础十分脆弱，注定要和冰冷的现实发生摩

擦，特里果林的梦想如此晶莹剔透，它必然会

被琐碎的生活碾压。果不其然，当他们来到了

世俗城市，当特里果林和现实中的妮娜开始接

触，当心中的“海鸥”回归了生活，特里果林

忽然发现，妮娜是如此幼稚无知，如此不理

智。特里果林当初把妮娜当作美好的“青春

梦”而要了她，现在，梦想一朝破灭，他便抛

弃了她。恰如妮娜所言：“他不相信演戏，他

总是嘲笑我的梦想，于是我自己也就一点一点

地不相信它了，结果我失去了勇气……”［2］

许多学者根据特里果林对妮娜的抛弃行为，

批评特里果林道德败坏。然而，笔者想在此强

调，特里果林之所以抛弃妮娜，并非源于他的

道德问题，而是源于他性格的矛盾性。他是一

个典型的“契诃夫式人物”。然而，特里果林

为追寻自己的“青春梦”“外来”，这其中又

包含很强的抗争精神。当他不惜违抗阿尔卡基

娜的意志，私自默许妮娜的出走，我们看到了

特里果林性格里的叛逆。当他嘲笑妮娜的梦想

不切实际，无形中他又以世俗标准、现实标准

衡量妮娜，并将妮娜抛弃时，我们又看到了特

［1］［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

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6

页。

［2］［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

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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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果林向现实妥协的一面。

妮娜在城市的演员事业很不顺利，她的戏演

得很差。可是，她不肯放弃艰苦的演员事业，不

肯回归安稳的乡村生活。因为，她早已将自我生

命价值与表演紧紧相连。所以，即便特里果林抛

弃了她，她也并不怨恨。她甚至自称，她比从前

更爱特里果林。因为正是特里果林率先肯定了她

的表演，并将她比为“海鸥”，把她邀请入艺术

世界中。她的生命就这样第一次被赋予了超凡脱

俗的艺术价值，她由此自我觉醒，她选择直面心

底的演员梦想。她飞向陌生的大城市，恰如一只

腾飞的海鸥，海鸥不顾一切地向着神秘、未知的

湖心飞去。

特里果林的“外来”深刻影响着他和妮娜的

关系，影响着妮娜的命运。因为特里果林的“外

来”，妮娜经历了自我觉醒——出走——受难的

成长之旅，经历了从奋力腾飞到惨遭枪杀的悲剧

式命运。妮娜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成长，都与

特里果林有着直接的关系。妮娜的自我觉醒对应

着特里果林的自我哀悼，“海鸥”的自比。妮娜

的出走对应着特里果林对“青春梦”的追寻，特

里果林默许妮娜与他一同进城。妮娜的受难，一

方面，对应着特里果林“青春梦”的破碎，他向

现实妥协，抛弃妮娜，回到阿尔卡基娜身边；另

一方面，在痛苦的生活里，妮娜把自己幻想为注

定受难的海鸥，这一幻想有很强的悲剧美学意

味，而这亦是特里果林所向往的。即便妮娜尝试

用“海鸥”的幻想进行自我保护，不可否认，她

仍然在被生活残害。正如“海鸥”并不能保护

妮娜，“海鸥”也已经被他的创作者特里果林遗

忘。第四幕里，沙姆拉耶夫把海鸥标本展示给特

里果林看，声称这是两年前特里果林吩咐他做的

标本。特里果林却表示，“我不记得了！”这意

味着，特里果林的“青春梦”已经逐渐消失，特

里果林已经被生活里的庸俗势力吞没。

三、丰富戏剧冲突

黑格尔在《美学》中将情境与冲突相联

系:“情境在得到定性之中分化为矛盾， 障碍纠

纷以至引起破坏，人心感到为起作用的环境所

迫，不得不采取行动去对抗那些阻碍他的目的和

情欲的扰乱和阻碍的力量，就这个意义来说，只

有当情境所含的矛盾揭露出来时，真正的动作才

算开始。但是因为引起冲突的动作破坏了一个对

立面，它在这矛盾中也就引起被它袭击的那个和

它对立的力量来和它抗冲，因此动作与反动作是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这种动作与反动作的

错综中，艺术理想才能显示出它的完满的定性和

动态。”［1］笔者认为，《海鸥》中的两场戏剧

冲突与特里果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集中在

第三幕。一是特里波列夫与阿尔卡基娜的冲突，

即“换绷带”场面。二是特里果林与阿尔卡基娜

的冲突。

（一）特里波列夫和阿尔卡基娜之间的冲突

特里果林的“外来”激发特里波列夫的内心

矛盾，在此基础上，特里波列夫和阿尔卡基娜的

母子冲突随之爆发。除了前面阐述的“新形式”

演剧那场冲突外，第三幕中的“换绷带”更是一

场较为激烈的母子冲突。

由于特里果林和妮娜关系升温，特里波列夫

整日闹自杀。由于受伤，他的头上缠着绷带。特

里波列夫请“妈妈”帮他换绷带（对母亲的称

谓已经变成了“妈妈”），并且“吻她的手”，

回忆她过去曾悉心照料一个被打伤的女人。他直

［1］［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

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67-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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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现在除了你就没有别的亲人了”［1］。

特里波列夫希望母亲离开特里果林。他质问

母亲：“为什么你由着那个人（笔者注：指特里

果林）左右呢？”［2］并且在她面前提起特里果

林和妮娜现在的关系，意在谴责特里果林的卑

鄙，希望母亲看清特里果林的“真面目”。这严

重伤害了母亲的自尊，因为阿尔卡基娜对特里果

林有很强的控制欲。特里波列夫冒犯特里果林，

无异于冒犯阿尔卡基娜。母子冲突在此场景发

生。阿尔卡基娜刚刚给儿子换上绷带，此刻特里

波列夫“把绷带扯下”，这一动作具有很强的表

现性，意味着母子矛盾的爆发，同时意味着特里

波列夫内心矛盾的爆发。在此，他进行了反抗现

实的二度勇敢尝试。他将自我与阿尔卡基娜、特

里果林相对立：“我不承认你们！我不承认你，

也不承认他。”

阿尔卡基娜羞辱他一无所有。她讽刺他所谓

的反抗，完全是一个失败者出于嫉妒心理的自欺

欺人：“嫉妒啊！没有才气而又自负的人，没有

别的本事，只好指责真正有才气的人啦。那是他

们唯一的自慰啦，真是的！”［2］“你简直就是

颓废派！……你连一出可怜的通俗戏都还没有能

力写呢。基辅的乡下人！寄生虫！……穿破衣烂

衫的……一无所长的！”［3］

母亲羞辱特里波列夫，严重损害了他的自

尊，同时暗合了他的自卑心理。所以，接下去，

“特里波列夫坐下，不出声地哭”［3］——他再

次妥协，主动投降。他不仅是为遭到母亲的辱骂

而悲哀，更是因为他在心底认同母亲的说辞。他

确实找不到自我价值，确实深感自己的无能。如

此一来，他刚刚燃起的反抗意志又被彻底抽去，

反抗的意义彻底粉碎。因此，这一母子间的冲突

实际上可以看作特里波列夫的内心冲突。

阿尔卡基娜许诺，她将把特里果林带走。她

表示，只要特里果林跟她一起离开，一切都会恢

复如初。妮娜会重新回到特里波列夫身边，特里

波列夫可以继续写作。特里波列夫同意了母亲的

这一提议。这时特里果林走来，特里波列夫拾起

绷带，匆匆避开他。

冲突过程中，他曾一度愤怒地扯下头上的绷

带，扔在地上。特里波列夫将希望寄托在特里果

林的“离开”，以及他拾起绷带的动作，这些都

标志着特里波列夫已经丧失反抗外界的自主性，

丧失积极的行动力。对特里波列夫来说，特里果

林的“外来”成了一个后果十分严重的事实。

只要特里果林在这里多留一天，特里波列夫的内

心矛盾就不可能消除，他对此毫无办法，无能为

力，只能等待。

（二）特里果林和阿尔卡基娜之间的冲突

特里果林收到妮娜赠送的纪念章，从中感

受到了他向往已久的“青春”，因此他执意留

下。阿尔卡基娜连日目睹特里果林与妮娜关系升

温，她坚持要带他走。在此情境下，二人爆发了

冲突。

特里果林既是为追寻“青春梦”“外来”，

同时，他毕竟也顺从于阿尔卡基娜的意志，作为

她的战利品被她“带来”。这二者是彼此矛盾

的。不过，这一矛盾本来是隐而不露的。因为，

无论是顺从阿尔卡基娜的意志，还是依从他个人

［1］［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3页。

［2］［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4页。

［3］［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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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两重动机都指向“外来”这同一个动

作，两重动机既相矛盾，又相调和。第三幕里，

二人的冲突场面暴露了特里果林“外来”背后的

矛盾，将这一矛盾直观外化。因为，在这一刻，

两人的意志已绝无可能相协调。阿尔卡基娜强迫

特里果林跟他一同离开，可是特里果林自以为已

经在此地找到了“青春梦”。他是顺从她，与她

一同离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志，留在乡村？去

或留之间，只可能有一个动作发生。这既是特里

果林与阿尔卡基娜之间的冲突，也是特里果林的

内心冲突。

特里果林要求留下，态度很坚决。阿尔卡基

娜采取了两种对策。首先是直接泼冷水，责备特

里果林头脑不清醒。这一做法适得其反，反而强

化了特里果林的反抗意志。于是她改变策略，对

特里果林软硬兼施，精神催眠。她一面强硬地警

告特里果林，他整个人都属于她。另一方面，她

又恭维特里果林是当今最优秀的俄罗斯作家，有

意把他抬到一流作家的高度。并表示，只有她懂

得他真正的价值，暗示除了她以外，没有人真正

理解他的作品：“什么样的才气啊，什么样的聪

明啊，你是今天所有作家里边最优秀的一个，是

俄罗斯的唯一的希望……你明白，只有我才真正

知道你的价值，只有我；跟你说实话的，也只有

我，我的亲爱的，我的宝贝……”［1］阿尔卡基

娜非常聪明，清楚地知道他的命脉在哪里。特里

果林希望人们把他看作一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严

肃作家，希望人们看到他真正的个人价值。阿尔

卡基娜为了软化他的反抗意志，故意用言语迎合

他内心的这一愿望，引诱他相信：只有阿尔卡基

娜了解真正的他，所有只有留在阿尔卡基娜身

边，他才能实现自我的追求。这成功软化了特里

果林，特里果林主动投降。

阿尔卡基娜的话非常动人，但这显然是谎

话。假如阿尔卡基娜真的了解他，就应该尊重

特里果林对“青春”的向往，并还他自由。但

她的做法与之相反，不是还他自由，而是要把

他捆绑在自己身边。因此阿尔卡基娜的话是

精神催眠，是别有用心的话术，甚至是“演

技”。特里果林明白这一点。所以，阿尔卡基

娜的话没有让他悔悟，即他并不是出于悔悟的

心理作出退让。阿尔卡基娜的话令他变得颓

废、萎靡、绝望，因为他清楚地看见自己性格

的软弱，他不断向现实妥协，他是如此缺乏坚

持个人意志的决心：“我没有自己的意志……

我从来也没有过自己的意志……”［2］由此我们

看到，特里果林早就在理性上察觉到了阿尔卡

基娜这番花言巧语的虚伪用心，他明白她的用

意无非是要控制他。可是，在非理性、潜意识

的层面，他却没有办法对此作出抗拒，只能妥

协。他进而悔恨自己，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

他同意跟阿尔卡基娜一起离开，而且坚持二人

今天一起走。似乎，他对于“青春梦”的实

现，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期望。为了强迫自己忘

却他当初来到此地的动机，他悲观地要求立刻

离开此地，回到大都市。因此，阿尔卡基娜与

特里果林之间的冲突，与特里果林的内心冲突

是相吻合的。

笔者认为，这一冲突是《海鸥》中的一个高

潮场面。高潮场面通常是悬念解开之处，主题

思想在此处彰显得最为鲜明。《海鸥》人物分

散，悬念分散，其情境运动形态属于谭霈生所谓

［1］［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6页。

［2］［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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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来者”特里果林在《海鸥》中的作用

的“并列交错式”［3］。就特里果林这一人物而

言，他的悬念是：特里果林从大都市来到乡村，

一心希望在此实现“青春梦”。在他离开此地之

前，他的心愿是否能够圆满？在特里果林与阿尔

卡基娜的冲突场面里，这一悬念解开，特里果林

的个人动作达到顶点。然而，他的反抗以绝望的

妥协告终。在这一刻，不仅特里果林的悲剧性命

运已经清晰可见，而且妮娜的悲剧性命运也已经

在此埋下伏笔：即便特里果林一时间要了她，最

终还是会遗弃她。

四、结语

特里果林的“外来”促成《海鸥》“并列交

错式”结构。剧中的特里果林、特里波列夫和妮

娜是三只不同的海鸥，有各自的行动及命运。

特里果林从城市来到乡村寻找他的“青春梦”，

笔记本中的海鸥素材首先是特里果林对他青春的

哀悼。特里果林的“外来”使特里波列夫认识到

自己是生活的失败者，接连失败的抗争使特里

波列夫这只海鸥再也飞不动。特里果林的“外

来”促成妮娜的自我觉醒—出走—受难之旅，为

了抵御不幸的生活，妮娜不得不将自己幻想成与

命运抗争的海鸥。这使得《海鸥》内蕴生动，主

题具有象征性和多义性。在结构上，特里果林的

“外来”使得戏剧出现了新的情境，从而导致一

种“平衡的破坏”，推动人物关系向前发展。同

时，特里果林的“外来”也丰富和充实了剧中人

物冲突，使得《海鸥》的冲突更加丰富、复杂和

多元，且具有层次感。 

总之，特里果林这一“外来者”不是可有可

无的角色，它对深化《海鸥》的主题思想、推动

戏剧情境和丰富戏剧冲突等都起到积极的建构作

用，对它的分析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契诃夫《海

鸥》一剧主题内涵、形象塑造、结构安排、人物

关系、冲突设计等多方面的了解，廓清我们既有

的相对固化的认知，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程韵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系］

［1］谭霈生：《戏剧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13页。


